
我 少 年 丧 父 ，上 边 没 有 兄
长。二姨家的表哥虽然很疼我，
但表哥是个懦弱的人，他疼爱
我，但他没有疼我的能力和资
本。李轩给我了亦兄亦父的感
觉，他让我无原则地信服，他不
露声色就能为我撑起一片天。
打相识起我就称呼他轩哥，我们
一起商谈业务时被好多人误认
为亲兄妹。我自己也觉得很亲，
和他甚至比我的亲姊妹都亲近。

我和轩哥深谈了一次我父亲
母亲的故事。我父亲的失败，我
母亲一生难以平复的怨愤，很多
事情，其实我自己都没理清楚。
一切旧时的故事，在我的叙述中
渐渐显出眉目，但依然渺无头绪，
更无法抵达真相。我深深地知
道，我自己的成长，我的努力和不
甘，并不是为了一个婚姻，为了走
入一个安逸的家庭。但我也不能
明白，我到底要什么，我只明白我
不要什么。至少在眼前，我还没
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

轩哥来年结了婚，娶了一个
丈夫出车祸死去的信阳女人，她
相貌俏丽，水润丰满。丈夫死
后，她独自经营一家水果店。李

轩的母亲经常去店里买水果，渐
渐相熟，对她颇有好感。那女人
善良却又刚强，带着一个十来岁
的女儿，日子过得踏实安详。李
奶奶有时买的东西多，店主就会
让女儿提了东西去送。那女孩
子也十分懂事，口里一直奶奶奶
奶喊个不停，又活泼又规矩。女
人比李轩小五岁，母亲悄悄问了
生辰八字，两个人命相合，年龄
也是相当。先是托老乡跟她打
个过门，试探试探人家的心思。
女人自然是见过李老板的，倒是
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只给来人
说了“看缘分”仨字。再见着李
家奶奶依然是老样子，越发让人
敬重。李轩孝顺，一切皆听从母
亲安排，平平淡淡地接受了。

婚礼的前一天我收到请柬，
他就在我们自己店里摆了两桌酒
席，请的一些老乡也大多相熟，算
是跟大家打了个招呼。我专门去
一家熟识的玉器店买了一只羊脂
玉镯，算是给新嫂子的贺礼。到
底是心里多有不安，餐前喝茶时
我跟他说：“哥，结婚可不是赌气
的事儿。”我的神情因为过于庄
重，反而显得很可笑。但轩哥很

是认真，他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下，
忽然又开朗一笑道：“你说什么呢
丫头？谁告诉你我赌气，我又赌
谁的气呢？我想通了，不管跟谁
结婚，只要答应了，就一定好好过
日子。其实过日子跟做生意是一
个理儿，都是靠心诚。哥哥不会
做亏心事的，你放心吧！”

果然，李轩后来的日子过得
很和美，按他自己的话说，叫作
日子过得结结实实。那个叫叶
子的嫂子既善良又贤惠，孝敬老
人，厚待子女。她不但包揽全部
家庭琐事，还烧得一手好汤好
菜，连我有时都忍不住去蹭饭。
每次去她家，也算是我们的厨艺
交流大会，轩哥会喊一帮老乡过
去，让大家一饱口福。若不是怕
轩哥不肯，我甚至想拿一家店给
嫂子，让她由着自己的意儿做。

二
创业小有成功，我觉得真是

出乎意料。幸福怎么会来得那么
突然，如果赚到足够的钱就可以
称作幸福的话。那时深圳的房子
还不贵，我买了一套花园洋房，三
层，楼顶还带个大花园。那年妹
妹离婚后，跑来深圳住几天想散

散心。我母亲不肯随她一起来，
机票订好她又让退了。我妹妹并
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到底是为什
么，我母亲自然不会告诉她为什
么。看到我的房子，我的家具，我
的日常生活什么的，她都忍不住
大呼小叫：“姐，你不能只顾着一
个人享乐，你得关心我。我在那

边离婚了，一个单身女人，你得帮
我换个环境。反正你是我姐，你
不管我谁管我？”我说：“你来可以
啊，姐姐我巴不得呢！只是咱妈
离不开你，你过来她怎么办？”

小妹说：“那肯定把咱妈也搬
过来啊，你房子这么大，空着多不
好！房子大圈不住人气儿可不
行，总不能你和姐夫一人住一层
吧？再说了，我可是有会计师资
格的人，你公司这么大也需要帮
手，用自己人不比用别人强？”

我妹妹说话口无遮拦，她显
然不清楚我当年是怎么离开家
的，我母亲绝不会说。她是不会
反省的，永远不会觉得欠了我什
么。我少小离家，与这个小我十
来岁的妹妹说实在的并没有多
少姐妹情深，况且她那自幼被我
母亲惯出来的劲头让人不快。
完全没道理，见别人家好就要住
进来，人家再好也是人家的。而
且，她大包大揽，我母亲还不知
道会摆出一副什么嘴脸呢。这
些年我在外边闯拼，尽可能少与
家人打交道，而我母亲呢？她又
如何会愿意和我在一起生活。
可仔细想想，她又愿意和谁在一

起呢？我两个姐姐都不可能，她
与她们的关系比跟我好不了多
少。我弟弟结婚几年，她连儿媳
妇的面都不肯见。我突然有一
种莫名的快感，如果她想过衣食
无忧的老年生活，除了我这里，
任她选择，她又能到哪里去！

就让她来，住我的房子，享受
我优裕的生活条件。她不来，单
凭我妹妹说，谅她无论如何也想
象不出我眼下的生活。如果她想
象不出来，我过这么好不等于是
锦衣夜行吗？至于我妹妹说的公
司用人，房子大了空着不好，这统
统都不是理由。如果她不愿意住
我这里，我宁可给她们租房子。
我那会儿突然有了一种无以名状
的兴奋，这些年失败也好，成功也
罢，都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我的舞台再大，戏演得再精彩，该
来的观众一个都没来。那些普通
的观众是无所谓的，我母亲和我
的家人一定要看得见！我母亲一
定要坐在最中间老太后的位置
上，她得真真地欣赏欣赏这个她
最不看好的女儿的演出。

我认真权衡了一番，与我老
公商量，可否让我母亲和妹妹来

深圳与我们同住？老公是个热情
对待所有亲戚朋友的家伙，他哪
会有不同意的可能。与其说是商
量，不如说是想给老公打一下预
防针：“你要有所准备，我妈可不
是个一般老丈母娘啊！”我说完定
睛看着他，想让他明白跟我母亲
共同生活的难处。我老公不说什
么，只是轻松地笑笑。从那张单
纯得一目了然的脸上，我知道一
切对他都不能构成什么问题。

就这么简单，我妹妹辞了职，
准备往深圳发展。开始我觉得我
母亲的工作肯定做不通，所以妹
妹走的时候我反复帮她出主意想
办法。 我妹妹说：“姐，咱妈这事
儿你就不要管了，我知道该怎么
治她的病。”果然，从我这儿回郑
州后，很快她们就来到了我这
里。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我突然
又有点儿可怜她，毕竟七十多岁
的人了。我做好了她知道妹妹辞
职后会大闹一场的准备。可我们
俩都不曾想到，母亲这回竟然这
样顺当。她们在我这里一住就是
十多年，虽然嘴上抱怨各
种不如意，却从来不提回
郑州的事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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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对弈图（国画） 闫天友

《认识世界》的作者，德国目前最受
欢迎的“现象级”哲学教授理查德·大
卫·普莱希特，是德语地区最受欢迎的
知识分子之一、德国新一代哲学家的代
表人物。普莱希特主张哲学必须走出
象牙塔，与大众对话，保持现实关怀。
他在学院派哲学之外开辟了新的道路，
频繁出入于公共场合，凭借极富魅力的
表达深受德国大众喜爱。他写作的超
级哲学畅销书《我是谁？如果有我，有
几个我？》，已在多达35个国家出版，仅
在德国销量就已超过了200万册。

面向大众书写哲学史，《认识世
界》一改以往哲学书的艰深晦涩，采用

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的语言，避免内容
过于专业。如作者自己所说，“所有哲
学最终都不只是专业知识的获取”。
普莱希特甚至把哲学写成了连载小说
一样：跟随着历史的前行与时代的律
动，一位位哲学家依次登上舞台。这
本以生动、流畅的文风承载思想的作
品，通俗、好读、易懂，适合所有读者阅
读。有的哲学书让人感觉站在橱窗之
外，而《认识世界》让人感到身处剧
场。这本书没有讲大套的哲学理论，
而是让哲学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与生活
之中，带领我们更清醒明达地看待这
个世界。

新书架

♣ 胡珍珍

《认识世界》：写给大众的哲学史

《诗经》里有一首萦耳的诗《氓》中
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
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值得
炫耀的是，多年来我得以生活在自北而
南欢畅奔腾的淇河岸畔的一座城市，醉
美在淇水浅吟低唱的润泽之中。紧挨所
居楼院北有条人工渠，原是将淇河水提
升过来灌溉农田用的，后拓宽改造成了
贯穿城市东西有二十几米宽的景观渠。
我与淇水更亲近了。

我常到这条人工渠旁晨练，听鸟语
闻花香，揽得灵气洗心濯脑。流经这段
渠里的“淇水”，几乎与两岸渠崖持平。
渠侧铺设着一条两米多宽的橘红色橡胶
步道。步道外沿，种植着婀娜旺盛的垂
柳、雪松、银杏、玉兰、海棠、紫丁等树木
及迎春、月季、连翘、麦冬等数种花草。

谷雨节清早，我像往常一样走出家
门。出乎意料，外面竟淅淅沥沥下起了
小雨。这雨应该是后半夜悄悄落下的，
因午夜时分我入睡时，天空还晴朗着
呢。转身取伞，径直向老地方走去。千
余米的健身步道上空无一人。平日这个
时候，在桥头打拳、弹唱的市民不见了踪
影。唯有我独自撑一把红白布块组合的
雨伞，徜徉在湿漉漉的步行道上。那伞

犹如一朵硕大柔润的花儿，盛开在我的
头顶，也盛开在这情意绵绵的春雨里。
寂静的时空是难得的约见，十分便于我
听雨，听宁静，听世界，听天空巨大的手
掌用纤指弹奏出的春的序曲，听大地的
回应。那雨，沙沙，绵绵，蒙蒙，茫茫，宛
若上苍恩赐予万千生灵的密码，神奇，委
婉，深奥。也许只有抑制住内心深处的
浮躁和轻狂，虔诚地敞开心扉，才能真切
地聆听到那一滴滴一声声一阵阵空灵、
舒展、自由和畅快。

走在绿意婆娑的垂柳下，雨声滴滴答
答，曼妙地敲打着我撑开的伞，如一款横
空出世的崭新的打击乐器奏出的舒缓轻
灵的音符，应和着我不疾不徐的脚步。垂
下的柳枝梢头嫩芽尖尖悬挂着的那玲珑
剔透的雨珠，叶片不堪重负了，欢快地跑
到身前身后，脚左脚右。行走在细雨轻烟

笼罩之中，我的内心世界平静得如同眼前
的渠水，清湛湛波澜不惊；纯净得如同柳
叶尖端透明的雨滴，不惹一丝尘埃。我仿
佛远离了世事的喧嚷嘈杂，一下子沉浸到
不知愁滋味的童真时光而不能自抑。眼
前轻盈的雨点、一渠流动的清欢不属于现
世，而独属轮廓于另一个境域的存在。

伸展于渠水之上的美少女发辫似的
柳枝，枝尖轻轻地亲吻着水面，浅绿的柳
叶眉可人至极，好像不是从柳枝上垂挂
下来的，而是从淇水里缓慢生长出来
的。那从芽尖端坠入渠面上的雨滴，浑
然天成，妙趣横生，似有声又似无声，似
有形又似无形，若紫燕展翅掠过水面，赛
蜻蜓轻盈戏水玩耍。点点雨滴，携带着
生存的绿意，心灵的仰慕，智慧的光束，
激情的礼赞，从从容容，坦坦荡荡，与日
夜奔涌的淇河水融为一体，生生不息，青

春永驻。忽然有一种幻觉闪现脑际，这
雨点，这渠水，以及渠水两岸的花草树
木，似乎让我领略到了唐诗宋词里漫溢
出来的飘逸灵秀之美……有调有韵，有
板有眼，有色彩，有情趣，或叙事，或抒
情，或白描，或状物，或歌吟，情酣意畅。
这春意春暖里滴滴答答的雨点是逗号，
是冒号，是省略号……表达着神秘莫测
的一腔夙愿，演绎着憧憬百花盛开丽日
里的一种神往。那低垂于水面上的柳
枝，不正是自自然然款款徐徐生发出的
感叹号吗？感叹号下方的圆点，是雨点，
更是纯洁无瑕的童心。

往日，我只在这段渠边散步个把小时
便回归，而这天，我足足用了比平时多两
倍的时间。是婉转缠绵的春雨，乃至春雨
里的迷离景色，留住了我不思归的脚步。

走在蒙蒙细雨中，我想到务农的前
辈积累的农谚：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
洼忙种棉。水稻花生早种上，地瓜栽种
适提前。闲地芝麻和黍稷，深栽茄子浅
栽烟。谷雨过后，农人又活跃在广阔的
田野里犁耙种植，抢墒情趁地温将希望
的种子播进沃土，等待收获累累的果实。

丰硕的梦想，应该从“谷雨”开始。我
和天底下所有的农人怀揣同样的热望。

灯下漫笔

♣卞 卡

古老的村寨

♣ 刘传俊

回望故乡

家乡，是我们青春年少时从这里出发，又
终生思念的魂牵梦萦之地。初春的周日，阳
光灿烂，我踏上了久别的回乡之路。

进村的路，已经改扩建成宽阔平坦的标
准双车道。大路两旁桃花怒放，争奇斗艳，初
春的气息有意无意地搔弄着我的双颊，令人
心旌荡漾。

缓缓上了水库路，熟悉的静肠河在我面
前铺展开来。下了车，我的目光追抚着阳光
下温润的河水。宽阔的水面像一块碧绿的翡
翠，清澈于襟袖间，令人心魄摇荡。粼粼波光
中，有鱼儿在水面跳跃，在阳光的反射下，飞
跃抖动的鱼鳞亮得晃眼。我出神地望着河
面，盯着那一只只跳出水面又没入水中的鱼
儿，仿佛看到那个岁月少年顽皮戏水的影
子。河边是一条朱丹色观景长廊，曲曲折折
紧倚水岸。五颜六色的游船静静地泊靠于岸
边，等待一种邂逅。

上了河堤，回首北望，我惊叹于大地上成
片成片的金黄了。虽然我早就获知家乡举办
油菜花节的消息，但还是被这浩瀚的花海深
深震撼。轿车若小船般穿行于油菜花海，花
香随之浸入车窗，润上鼻腔，沁人心脾。泊车
缓行，我们像一只只蝴蝶翻飞于这一望无际
的金黄色田野，嗅闻着这丝丝花香，采撷着甜
蜜和快乐，周身沐浴着温暖醉人的阳光，一种
世外桃源物我合一的感觉瞬时充溢心间。

这是油菜花节开幕的前一天，上午十时
许，街头田间已然人头攒动，热闹起来。这个
有着近二十年盛誉的全国文明村，规划齐整
的民居，干净整洁的街巷，家乡独有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村东文化广场搭就的戏台上，亲
切熟悉的豫剧唱腔和着锣鼓丝弦声声，吸引
了十里八乡的村民前来聚首畅听。村北农耕
博物馆的水车悠悠地转动着时光，鼎鼎大名
的汝瓷作品在博物架上散发着昔日的皇家气
息，年轻的男女网红激情直播着眼前的喜悦
和幸福。村西的多肉观光植物园和城市菜
园，新鲜了城市人渴望的双眸，农家院满载乡
愁的外婆菜勾绊住了外来游客的脚步。

走在宽阔炫彩的街道上，我努力追寻儿
时的梦。曾经熟悉的树木，熟悉的房屋，熟
悉的街道，熟悉的人，都变得陌生和新鲜。
许多年前的老街和眼前的乡村新景，在我的
脑海里频繁地闪回和切换。那个风雨年代
的土坯烂草房已经被摄入历史相册，那种饥
肠辘辘的困顿日子已经成为久远往事。

在我的家乡，这个弥漫着花香的俊美小
村，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感觉到了
一股向上的力量。

曲廊风荷曲廊风荷（（国画国画）） 杨天斌杨天斌

春天的温暖
♣ 王留强

史海钩沉

小人物亦有千秋
♣ 刘元昊

在猛将如云、英雄辈出的三国时
期，人气值较低的廖化略显逊色，民
间一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便通俗易懂地道明了廖化的尴尬定
位——担当重任却比较平庸，但这位
在人们眼中的平庸之辈却也是蜀汉
集团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甚至一度成
为蜀汉重要的支柱，这个“小人物”也
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经历。

廖化的事迹在《三国志》中记载
并不多，可能陈寿也不看好他吧，况
且蜀汉人物的传记本来就少，廖化
就更难谋求一席之地了，通过其他
人物的传记和《华阳国志》中的部分
记载，我们可以勾勒出廖化完整的
人生轨迹。

廖化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家，并
非《三国演义》中所写为黄巾余部。
刘备占据荆州后，廖化在关羽帐下
担任主簿，主簿属文职，再结合廖化
的出身，此时的他应是温文尔雅的
士人形象，荆州是廖化仕途的开始，
也是重要的转折点，倘若天下无事，
他很可能会做一辈子文官，碌碌无
为，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生存于乱世，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公元219年，关羽战败身亡，廖
化所幸没有葬身战火，但已身陷东
吴，此时廖化面临重要选择，是宁死
不屈，为关羽尽忠呢？还是像糜芳、
傅士仁那样投降东吴，苟且偷生
呢？廖化追随关羽多年，关羽也视
其为心腹之人，因此他策划了诈死
之计瞒过东吴，背上母亲返归蜀
汉。廖化此举既不失气节，又保住
了性命，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为廖化的仕途开辟了新的天地。

公元 222年，刘备统率大军在
东征途中与廖化相遇，得知他的经
历后非常高兴，马上封他为宜都郡
太守，廖化作为荆襄集团中为数不
多的幸存者和关羽的贴身小弟，自
然得到了刘备的赏识和重用，正所
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廖化以武将
的身份随军出征。历史的车轮继
续推进，蜀汉在荆楚之地再次遭遇
惨败，廖化随残部入蜀。不久刘备
病死，刘禅继位，廖化拥有了新的
头衔——前朝老将。

诸葛亮五伐中原为廖化提供了
建功立业的机遇，廖化的地位继续
提升，先是担任丞相参军，然后在北
伐过程中担任广武都督、阴平郡太
守，为诸葛亮扼守咽喉之地，公元
238年，雍州刺史郭淮派遣两支军
队夹击廖化，廖化以少胜多，大败魏
军，还斩杀了魏将王赟，久经沙场的
廖化已经彻底弃文从武，成为独挡
一方的统帅。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奈何蜀汉
大将大多数短命而亡，但廖化的身
体却相当健康，诸葛亮死后，年近五
十的廖华成为蜀汉的中流砥柱，担
任右车骑将军，兼并州刺史，封中乡
侯。论地位，他仅次于姜维，论资
质，他比姜维、夏侯霸、王平、张翼等
人都要老，他既是荆州老臣，又是开
国元勋，还是北伐名将，根红苗正而
又战功赫赫，同样也是蜀汉集团中
年龄最大的成员，在后来的成都武
侯祠中，塑有十四个武将雕像，称作

“武将廊”，廖化塑像位居第八，仅次
于黄忠。在蜀汉后期长达二十多年
的征战中，廖化不辞劳苦，或身先士
卒，充当先锋，或坐镇中军，运筹帷
幄，成为大将军姜维的得力助手。

姜维凭一州之地九伐中原，虽
然重创了曹魏，但蜀汉国力也日益
衰败。蜀汉灭亡之际，廖化虽为白
发苍苍的老人，但毅然决然地追随
姜维试图力挽狂澜，作最后的战斗，
姜维自尽后，廖化很快也抑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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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雨韵

我的村子很古老。离开村子前，随
家人去祠堂祭祖。那时祠堂廊柱上镌
刻的楹联已残缺不全，只有上联“自洪
洞迁荥地八百余载”。这表明，老祖宗
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古荥阳的。古
荥阳在黄河南岸，我村在黄河北岸，离
荥阳境内的邙山最东端约20华里。“荥
地”即今日隶属荥阳市的广武镇，村子
为什么隔河相属，没有记载。

村子距黄河直线距离10华里。历
史上，我们那一带被称为黄河故道，意
味着黄河泛滥后曾在那里滚动。水退
后，低洼的地方水流不走，留下片片沼
泽，水深的地方聚而成坑，雅称为池塘，
据说村里的几个池塘，就是那样逐渐形
成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知从哪朝
哪代开始，为防止黄河水再度淹没我们
那一带的村子，当政者聚群力而修筑村
寨，同我村并行的几个村子，都有了宽
厚高大的寨墙。再往后，又修了蜿蜒数
百里苍茫浑厚的黄河大堤作为屏障，承
载着历史，雄踞在那里，保黄河安澜。

打从我记事的时候，我村的寨墙已
残缺不全，西边和北边变成了不高又不
宽的土岭，而且有几个很大的豁口，只

有南边和东边的寨墙还相对完整。据
村里一代一代老辈人口传，原来的寨墙
不仅高大宽厚，四边都有砖砌的寨门，
水来了，堵寨门可阻水进村、盗匪袭扰，
从寨门和寨墙上都可围剿。

往前推不知多少年，村内大户人家
把寨墙分成了若干段，分而治之。这样
做当然有弊端，好处是有了“家”的寨墙
就有人专门管理，寨墙不再遭毁坏。

乡亲们勤劳务实，那些有了一段
“自家”寨墙的人家，在寨墙和寨坡上栽
了许多树，经多年侍弄，都长得高大粗
壮。他们还在寨墙上栽植了几个果
园。从春三月开始，春风化雨，满寨墙
的树开始萌动，继而由嫩绿、浅绿变深
绿，郁郁葱葱，缠绕在寨墙上。果园里
的花也次第绽放，白的花，红的花，黄的
花，紫的花，姹紫嫣红，同满寨墙的绿相
辉映，把村子装点得很美。

因为树多，便有很多鸟来栖息，最多
的是乌鸦、喜鹊，还有斑鸠、啄木鸟和俗
称“吃杯茶”的鸟，有时甚至能见到满身
华丽羽毛的鸟，有人说那是凤凰。它们
在树上搭建了许多窝，夏天鸟窝被绿叶
遮掩着，冬天树叶落了，鸟窝裸露出来，
黑乎乎一片，在风雪中迎鸟儿起起落落。

鸟儿成了乡亲们的伴侣，清晨，天
刚蒙蒙亮，鸟儿便开始歌唱，有独唱，也
有合唱，歌声有的沙哑，有的清脆，有的
婉转，有的还拖着花腔。乡亲们从鸟的
歌唱中醒来，开始忙碌的一天。傍晚时
分，鸟儿归巢了，一群一群的，一边鸣
叫，一边在村子上空盘旋。炊烟从一个
个农家小院升起，颜色淡淡的，如果没
有风，就在村中轻轻弥漫。鸟儿在炊烟
中悠闲地飞翔、鸣叫，酷似一幅流动的
画，在村子上空飘浮。

我离开村子已多年，世事沧桑，村
子发生了很大变化，格局远非我心目中
昨日的村子。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东
风劲吹，神州大地无处不飞花。存在决
定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发
生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几座黄河大桥
的相继建成，使我村到郑州的时间，从
原来的步行再转乘火车需近一天，缩短
为车程不足一小时。出行方便了，便见
多识广，视野开阔，思路活泛，乡亲们根
据自身条件和可利用资源，书写自己的
畅想曲，播撒希望的种子，生活得到很
大改善。

说来有趣，我最近竟做了一个梦，昨
日的寨墙，寨墙上的树，树上的鸟窝，满

天飞的鸟，鸟的鸣唱，果园里的花，池塘
里的芦苇，农家小院里飘出的炊烟，全在
梦中出现了，而且同我儿时见到的景象
十分相近。这能是我的一抹乡愁？如果
是，这个乡愁凝聚着我纯真而深沉的情
结，浓得化不开的思念令我沉醉！

村子是个大村，两千多口人。我曾
想，如果寨墙还在，寨墙上的树依然郁
郁葱葱，定会有更多的鸟在那里搭窝栖
息，其本身就是一景。还有七八个池塘
在村中缠来绕去，略加整治，就能出现
小桥流水人家景观。几个池塘中有茂
密的芦苇，芦苇收割后，塘水结了厚厚
的冰，是天然的滑冰场。冰化了，池塘
又成了垂钓的场所。村里还有两座石
牌坊，高大威严，矗立在村中央，显示着
村子的古老。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村
子无疑是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一旦有机会，
总会依各种契机，离开自己的村子，到
外边闯荡世界。但是不管走多远，村子
总是自己的根，只要在村子里长出记
忆，就不会忘记在村里曾经留下的身影
和行走的足迹，还有那些熟悉的乡亲们
的音容笑貌，甚至他们之间发生过的爱
恨恩怨。


